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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蒲公英，也欣赏蒲公英。
蒲公英简单朴实，美丽单纯，哪怕并不肥沃的土

壤，它也会怡然自得，乐在其中。面对大自然一次次
洗礼，它一样勇敢坚强，义无反顾坚守在贫瘠的土
地。

君不见，蒲公英无需更多打理，贱生健长。早春
晚秋，花开花落，微风一起，翩翩起舞，婀娜多姿。最
后究竟落在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蒲公英有道不尽的典故，人们对它有聊不完的
话题。平时寡言少语，从没有异想天开。它没有信
誓旦旦，只有朴实无华，年复一年，始终如一。因为
如此，我对它深深眷恋。

蒲公英芳名诸多，有婆婆丁、黄花苗、谷谷丁、奶
汁草。多长于江南，叶酷似苦苣、花黄，断有白汁，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可清热解毒、美容养颜、消痈散结，
亦可保肝利胆、医治口腔溃疡。我不是医生，不能道
出子丑寅卯，只是略知皮毛而已。

据考，蒲公英始载于《唐本草》，谓之曰“蒲公草，
人皆啖之。”而孙思邈《千金方》，称作凫公英。《本草
纲目》载，蒲公英于菜部，谓：“地丁，江之南北颇多，
他处亦有之，四散而生。”这便是它贱生健长的特点。

听说蒲公英还可以制成茶喝，很多人对此津津
乐道。我品尝了一回，果真不错。

如果你是独自生活，那么，一盆花，一本书，一首
熟悉的轻音乐，一道精致的蒲公英茶，可以让您在悠
然的书房尽情享受那浪漫的时光，勾起你无穷回忆。

如果在那恬静的午后，当你坐在舒适的阳台上，
靠在舒适的沙发里，喝一杯清香可口的蒲公英茶，你
会感觉慵懒的阳光正在尽情地拥抱你。

如果你漫步在林荫小道，你可以抬头仰望着蓝
天，看着蓝天白云优雅地踱着步，看着不远处自由自
在的蒲公英倩影，定会是一次非常惬意的小憩。

当然，如果你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一些琐
碎繁杂的事务让你觉得很累，你尽可放慢匆匆的脚
步，用心去感受蒲公英茶带给您的美好时光。

是的，无论是百花争艳的春天、赤日炎炎的夏
天，还是硕果累累的金秋、雪花飞舞的严冬，你只要
认真喝上一口蒲公英茶，顷刻你的心灵便得以慰藉，
那种温暖会让一切美好留在记忆里。

生活无限美好，蒲公英朴实无华，让我们慢慢去
珍惜！

我的父亲，老实巴交的农
民出身。他年轻时就来到我
如今所在的城市，做过制鞋
工，当过烧饭师傅。父亲一生
很少出门，一辈子就围着我们
转，就像一头驴子围着磨盘
转。转啊转，转不动了，就想
在原地歇一歇。谁知这一歇，
就再也没有起来。父亲活了
88岁。

父亲这一生，其实是很硬
朗的，很少上医院。记忆中有
一次，因为脑血管有点小出
血，父亲住了半个月医院。其
间他还总是说不用吃药，只要
在床上躺躺就可以了。虽然
挺过了那一次，但总是不愿意
吃药的父亲，最终还是倒在了

“不愿意吃药”的固执上。
我时常闭上眼睛，靠在椅

子上想念父亲：想一些小时候
父亲给予我们的快乐，想一些
我们成长路上父亲给予我们
的关心，想一些为了家庭幸福
生活父亲默默的付出。

想念父亲的时候，父亲留
给我的记忆，就会慢慢清晰起
来。

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在一
家烧饼油条店楼上。那时候，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楼下炸油
条的锅子着火。偏偏有一年
夏天，就听到楼下喊油锅烧起
来了。当时母亲正为我们兄
弟三个洗澡，父亲急急地就用
凉席卷了我们往楼下跑，一直
跑出院子的后门，将我们放在
别人家的竹榻上才停下来。
现在想想，父亲真是年轻力壮
好身手。

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都
经历过国家困难时期，肚子吃
不饱是经常的事，但勤劳能干
的父母总会想尽办法不让我
们挨饿。记得有一次，父亲还
把自己在单位里省下来的营
养菜带回家，说是给我们三兄
弟改善伙食。记得最好吃的
是酥鱼，那个味道是现在比不
来的。

我 18岁刚参加工作不久
的一天，从小就喜欢画画的我
正在家里对着蔬果写生，父亲
突然拿出一本比砖头还厚的
书说是送给我。我一看是本
《芥子园画谱》，还是民国版本
的，顿时喜出望外。要知道，
那时凭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要
买这样一本书可是相当不
易。看我高兴的样子，父亲拍
拍我的肩膀说：“好好练，以后
可能用得着。”后来，我利用晚
上时间读了三年夜校，结合父
亲送给我的画谱，专门学习花
鸟画，终于初步地掌握了一些
画画技巧。再后来，我在单位
举办的几次书画活动中，有几
幅画还在比赛中获了奖。

这本《芥子园画谱》，后来
因为家里遭了大水散了架，但
我不忍丟弃，找齐阴干后又重
新装订做了封面。这本书虽
然没有了之前的雅致，但是直
到今天，我仍然把它放在书柜
最显眼的位置。

不善表达的父亲退休后
也不曾闲下来，总是想着如何
再为家里做点贡献。我记得
最辛苦的是他利用自己学过
做皮鞋，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
鞋摊。他从店里买来各种修
鞋用的工具和材料，还买了一
台专门的手摇缝纫机，七七八
八的皮啊、钉啊、线啊装满了
一只小箱子。于是，父亲每天
搬进搬出，戴着老花眼镜为过
路人修鞋补鞋，有时候生意还
不错。这样坚持了有几年，父
亲直到力不从心了才停下来。

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
是，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比较丰
富。随着家里生活条件明显
好转，父亲又开始了他一直喜
欢的种花养鸟等，还经常跑古
玩市场，买些他喜欢的花花草
草，以及各种石头和钱币回
来。有时，父亲还乐呵呵地向
我们炫耀，差不多一半的退休
工资都花在喜好上了。我们
也很少关心他买的东西值不

值钱，他开心了我们也高兴。
特别是过年，看到他将一个个

“袁大头”分给孙子孙女当押
岁钱时的开心样，我想这样的
幸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

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可
以写的东西应该很多。现在
细细想来，父母亲的渐渐老
去，就在我们无暇顾及的经常
去看望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我们时不时去电话时，电话
那头的他们，就像电视里放的
那样：“我们没事，你们忙吧！”
但是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有
事，因为他们老了，他们需要
我们经常去看看，在身边坐
坐，即便不说话，也不要紧。

父亲是在今年1月6日因
突发脑溢血去世的。父亲生
前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一生，
有三个骄傲：一是年轻时从萧
山来到杭州进工厂当了城里
人；二是成家后有了我们兄弟
三个；三是退休后还拿了 30
年的退休金。

有两个人吵了一天。一
人说三八二十四，另一个人说
三八二十一，相争不下告到县
衙。县官听罢说：“把三八二
十四的那个人拖出去打二十
板！”

说三八二十四的人就不
满：“明明是他蠢，为何打我？”

县官答：“跟三八二十一
的人能吵上一天，还说你不
蠢？不打你打谁？”

这个段子听过无数次，一
直觉得好。一个真正懂事的
人怎么可能和不明事理的人
较劲呢？如果一定要和胡说
八道的人去争个高低，那也是
一种明知故犯的胡搅蛮缠。
就像明明不在一个频道，却还
喉咙贼响直叫皇天，除了制造
更多的噪音还能有什么效
果？所以给“三八二十四”的
人“二十大板”，让他吃点苦头
是必须的！

又把这个陈旧的段子翻
出来晒，是因为这些日子我住
的小区微信群里天天从清晨
吵到深更半夜。争吵的焦点
有关物业。有人说现有的物
业不好要换掉，还有人直接拒
交物业费N多年，还振振有辞
弹劾物业。当然，也有人体谅
物业辛苦付出，奉劝按时交
费。于是，换不换物业，怎么
换又是一波争吵。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谁说了也不算，乱成一锅
粥。其中，有明事理者，有息
事宁人者，也不乏故意挑逗
者。有得理不饶人、锋芒毕
露、咄咄逼人的人；有无理取
闹、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人身
攻击的人；还有一些喋喋不休
故意耍嘴皮子、抖小机灵寻开
心的人，以为在言语上压倒别
人，就能展示自己机灵过人的
头脑和高级无限的智商。很

有点肉麻当有趣的味道。
我曾经试着说了几句自

己的想法，毕竟物业和自己的
生活有关。但发现和不在同
一个语境上的人说话，比和一
个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的中国
人说英语更荒诞无稽。以我
带点职业习惯的想法，与其如
此无休无止地和蛮不讲理的
人死缠烂打，不如多读点书。
比如，那个硬说三八二十一的
人去背背小学生的算术口诀；
懂得三八二十四的人去学学
如何与坚持三八二十一的人
相处。

不过，世界之大，自以为
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总是
有那么几个的，就像在鱼的世
界里，有不喜欢动的懒惰沙丁
鱼就会有生性好动的鲇鱼。
所以才会有鲇鱼效应。这种
效应对于某些鱼贩有利用价
值，对于想创新突破的企业也

有一定的负激励效果。鲇鱼
毕竟能激活一潭死水，唤醒生
命力。

但在生活中，比如一个家
庭、一个小区以及生活中更多
的空间，鲇鱼并不是一条受欢
迎的好鱼。因为常人更喜欢
过安定、平静的日子，更愿意
与和善、温暖的人亲近、来
往。大家在一起聊聊家常也
好，讨论什么话题也好，都能
好好说话，没有争吵，甚至没
有说教。轻松愉快，友好相
处。这种和谐的氛围，就像春
天的芳草、夏天的清风、秋日
的明月、冬天的太阳，令人舒
服，安心。

而鲇鱼的快乐就是在一
片平静中掀起波澜、弄出响
动，有点像杭州人说的黑鲤
头。养鱼的人都知道，黑鲤
头是一种凶猛的淡水鱼，一
个鱼塘里，只要有一条黑鲤

头，这个鱼塘就不得安宁
了。所以，杭州人就把那种
爱轧是非，闹不团结的人，称
之为黑鲤头。

黑鲤头当然不是锦鲤。
所以能避开最好避开，人总是
选择和自己三观合、志趣投的
人在一起。但要学孟母三迁、
择善而居需要太大的成本，不
是每个人都支付得起。所以，
在一个鱼龙混杂的大鱼塘里
做鱼，碰到几条黑鲤头也是在
所难免的。

想叫黑鲤头学会低调和
韬光养晦，太违背此鱼的本
性，和它去说什么岁月静好，
不如在大白天做一个美梦更
实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遇
到烂人不计较，碰到破事别纠
缠，特别是碰到黑鲤头，别和
它一起搅混水，寂寞死它才是
最好的除黑之道。除非你也
想做黑鲤头。

周日，在杭州东站站
台，我看见一上班司机穿
着干净整洁的工作服在等
候列车。又凑巧与杭州机
务段高铁司机小王一起乘
G1383 次列车。小王说：

“现在驾驶高铁没什么
事，只要盯住‘天’，接触
网架是否正常；盯住‘地’，
线路上有否行人。正常时
信号灯不开放，不正常信
号灯才开放。启动、运
行、停车都自动驾驶，手、
脚基本无事。下班后不用
擦车，拉着拉杆箱就可走
人了，可不用经常洗澡。
现在机车清洁都有专业的
队伍承包。”他接着说，

“现在单身宿舍只住两
人，有空调、电视机、无线
网、厕所、热水器；一楼还
有公共洗衣机、灶台，可
以自己烧菜做饭”。

这样的事，在 40 年前
我们可想都不敢想！

1980 年 1 月，我们 36
名金华铁路司机学校蒸汽
机车专业毕业的同学到杭
州机务段工作。先是集体
在杭州铁路职工学校大礼
堂居住一周，陆续被安排
到望江门老三楼、新四楼
单身宿舍（如今早都被拆
除）。

我与一位同学约有半
年时间住在老三楼原传达
室。因要让给结婚的职
工，我又搬到新四楼 205
室，与 3个老司机、老副司
机居一室。里面只有 4 张
铁床、1张桌子。其中一位
老司机中午经常与人喝
酒，我当天夜班调车，中午
即使独自多喝酒、麻醉自
己也无法睡着。我只得搬
到106室，与同学同住。

1985 年 8 月，我调到
分局团委工作，搬到清泰
门第二单身宿舍，也只有4
张铁床、1张桌子。幸好有
2 人只占着位置，不来住。
天热晚上难以入睡，我再
买一张折床，放在过道，晚
上在吊扇下勉强入睡。
1991 年，我已到分局办公
室当秘书，有一夜三更，门
突然很响地被打开，进来
两名公安查夜。看了我的
工作证，说了声“对不起”。

1979 年 9月至 12月，
我在杭州机务段 FD 型
1960 号蒸汽机车当实习
生。杭州至金华200公里，
我们得往炉子撬近 10 吨
煤，中途停车时揺炉、清灰、
擦车、加油、检查等都要
干。1980 年 1 月至 1984
年 12 月，我在南星桥站
KD7型 507、533号两调车
机车第 4 班当司炉和副司
机，日班、夜班各 12小时，
各需调车 4000多勾，添煤
也要七八吨；除了交接班、
加煤水，轮子都不能停，吃
饭都在机车上。

那时，上班一身油黑
的衣服，从里到外都要换，
脖子还得围上一条干毛
巾，以防煤灰掉落脖子内
肚子上，却很难防住。冬
天清晨下班，两手握着油
棉纱擦车，动轮、锅胴、煤
水车包皮都擦得闪闪亮，
两只手冻得红、肿、痛。

上世纪 90 年代，我的
老同学们陆续开上了内燃
机车、电力机车，如今的
年轻火车司机又开上了漂
亮、整洁、高速的动车组
机车，住上了舒适、宽敞、
优越的单身宿舍。真羡
慕！

恋杭城
一半青峦一半城
一汪碧水巧居中
塔寺坐岗桃梅诵
亭榭凌波藤乔拥
长河淑静曲江泼
联袂游戏古都龙
泊沼潭溪塘泉池
一市囊括水晶宫
一日游来不尽兴
从此公园林园不再宠

恋杭城
河道纵横伴行道
古迹星罗遍街弄
碑亭故居老字号
故事典故趣寓浓
画廊红楼金壁阁
洋墅馆邸攀精雄
花飞花雨花中城
绿坪绿林绿茶垄
一月品来不尽意
从此古镇水乡不再宠

恋杭城
春风柳浪烟长堤
细雨小巷踏水童
夏荷闪珠花阳红
雷暴涤荡九里松
一轮朗月半江瑟
一线钱潮香云涌
断桥白雪思精灵
翠洲银妆梦重重
一年赏来不尽情
从此村舍郊外不再宠

恋杭城
墨豪匠师众魁斗
文化渊源史厚重
相门将门官衙门
风云人物风云汹
名媛名侠名骚客
风流人士风流穷
时光流歌景如画
瑶池漫步居仙穹
恋杭城杭城恋
从此恋恋不忘难不宠。

微型小说

恩人
◎陈雅萍

我此时才看清伤者的模样，
隐约觉得面熟。

走廊里传来喧哗声，伤者的
家属风风火火地走进病房，一眼
就看到了病床上受伤的老人，赶
紧上前探看伤者的情况。护士
跟进来给伤者建档。当我听到
名字后大吃一惊，熟悉的人名，
熟悉的村庄……

这时，其中一个男人注意到
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是你
把俺爹撞成这样的？”

我一听急了：“别误会。我
起来晨练，发现你爹被人撞伤在
地，三轮车被撞翻，菜撒了一

地。于是我拨打了120。”
“你会这样好心？傻子才

信！”那男人狐疑地瞅我一眼，
“现在遇到事躲都来不及！”

“一定是她撞了人，良心不
安，才送咱爹来医院！说啥碰巧
遇到？是不是还想让我们当你
是救命恩人？哼！”另外一个男
子也斜眼瞪着对我说。

我一时无语。
“臭女人，你就是再不想承

认，赔偿也少不了你的！”那个年
轻点的男人瞪着眼睛说。

这时，病床上的老人动了
动，用微弱的声音对儿子们说：

“不要为难人家，要不是她，你们
就见不到爹了。她是我的恩人
啊！”老人声音很低，但吐字清
晰，“她打了120后，我就晕过去
了。”

听了老人的话，我瞬间泪流
满面。

伤者的儿子们满面羞愧，纷
纷向我道谢。

我长舒了口气。
他们不会知道，三十多年前，

就是这个受伤的老人，救起了溺水
的我。虽然他可能已经记不得我
的样子了，但是他的名字和样貌，
却永远镌刻在了我的脑海……

谁说相逢若梦
桂香依旧

飘逸于生命心空

千年缘分
只在瞬间许默

美好传奇氤氲灵魂中

意境融合的纯真
似珠峰初绽雪莲

将一生爱恋化为转经筒

桂香梦浓
◎刘汉杰


